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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磊磊

麦酱，顾名思义，就是以小麦为主原料酿造而成的酱。在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它是农家必备的调味品。尤其是，夏至前后，新小麦刚刚上
市。此时，家户中去年酿的酱，已快要吃完，亟待新酱的接续，因而正
是酿酱的好时候，家家户户迎来了制酱的高峰期。久而久之，夏至酿麦
酱成了我的家乡一个约定俗成的风俗。直到九十年代以后，麦酱的地位
被酱油取代，这个习俗才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麦酱那浓醇馥郁、余
味绵长的酱香味，成为了几代人割舍不掉的难忘记忆。

儿时，每年麦收结束，小麦还未归仓，奶奶便开始准备酿酱的前期
工作。先是精选籽实饱满的麦粒放在锅里烀熟，沥干摊在簸箕里放在烈
日下暴晒。那饱满圆实的麦粒烀熟膨胀后，粒粒似珠如玉，像一枚枚透
明无核的胖大枣。那烀熟的麦粒经过太阳暴晒干后，用石磨磨成粉，再
用洁净的冷开水拌搅成糊状，在鏊子上摊成煎饼，放在干净的簸箕里。
新鲜柔嫩的小麦煎饼，犹如青春光艳的二八少女，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然后到田里精心选摘一些蓖麻叶，将煎饼一层叶一层饼的码成跺，
使其完全覆盖，密不透风，再放置到阴凉处。奶奶做时非常细心。当时
我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过几天后，揭开叶被，煎饼上会覆盖一层白
毛绿花，面目全非。现在想来，那是煎饼发生霉变的结果。虽然样子变
得丑陋了，但是那霉菌的芳香却丝丝缕缕散发了出来，非常好闻。

夏至以后，阳光愈加浓烈，奶奶会选择阳光明媚的日子，将这些如
白头翁般的煎饼放在阳光下暴晒，阳光洒在毛茸茸的煎饼上，如同为其
穿上了一件五彩斑斓的外衣，分外耀目。晒干后，奶奶会坐在大门前的
桐树荫下，面前拥着石臼，手持木槌，起起落落，发出咚咚的声响，将
其捣成粉末。那画面似烙在了我的记忆里，清晰如昨。

捣好的粉末，奶奶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在其中加入食盐、凉开水、生
姜、蒜子、黄豆、蚕豆进行配料，有时，也会加入一些新鲜的花椒叶，使酱的味道更加地鲜
香，这似乎是奶奶独创的酿制秘方。拌搅均匀后盛在大口缸里，放在屋顶上让六月天如火的
骄阳暴晒。

暴晒的过程，家乡人称其为晒酱。晒酱是个漫长的日程，也是有学问讲究的，不是只放在太阳下
晒就行的。酱每天都要进行搅拌，早晚各一次，为的是让酱体轮流的晒晒太阳，让它们的气味进行充
分地融合，最终达到气息完全相同才行。晒酱的时候，中途不可添冷水（添冷水要生霉斑的）；大热天
的中午温度高不可添水，如果添了冷水酱就会变酸，导致前功尽弃。

晒酱是个需要细心呵护的过程。为了让酱充分吸收到阳光，酱缸必须是敞口的，这就需要时刻注
意天气的变化，以防雨水淋入，要及时遮盖。有些讲究的人家，会在缸口盖上一块玻璃，既不影响太
阳的光照，又可以遮灰尘避雨，还可以避免树叶、灰尘的落入。但是，每当晴天的夜晚来临之时，玻
璃是要及时撤掉的，因为酱也需要星光、月光、露水的滋润，否则口味会大打折扣。

每年晒酱的时候，正好赶上我暑假，奶奶年纪大了，从屋顶上爬上爬下非常的危险，爸妈每天都
有各自工作要忙，因此，呵护酱缸的责任往往就落到了我的肩上。每次爬上屋顶，给酱搅拌的时候，
一股醇香扑鼻的酱味迎面扑来，我都会情不自禁的用手指沾一点酱，放在口中好好品尝一番，等到心

满意足了，才姗姗地从梯子上下来，有时嘴角还保留着我偷吃的证据，奶奶看见后，总会说我是个爱
偷吃的小馋猫，一边帮我擦掉酱渍，一边发出爽朗的笑声，那画面回想起来也是满满的幸福。

当酱的颜色由黄变黑之后，便开始陆续走上餐桌。无论是炒菜、打汤、拌面，只要放了酱，那新
鲜的味道总会让我欢喜雀跃，饭量也大了许多，这对于我这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确是极好的事
情。

现在，农家酿麦酱的这套手艺，随着奶奶这辈人的相继离去，逐渐被淹没在了历史的浪潮中。那
浸染着奶奶的汗水，饱吸着阳光的热情的黑糊糊的农家酱，已成为了寄托我心中朴素情感的美好回
望。每每忆起，那浓醇馥郁的麦酱香，总会令我口齿生津，垂涎欲滴，回味绵长。

这是时光的味道，也是我对奶奶最深切地念想。
（作者系河南省焦作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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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默

在老街上散步，是我周末必做的事情之
一。每到周六日，我便独自一人出门，从日常
生活中抽出，把自己放进古旧的老街里。

烦文琐事暂且隐退，清风携着旧时光翩翩
袅袅，朴素的气息如暗潮般渐渐涌来。双脚踩
在青石板上，有一种妥帖的踏实，好似脚下积
淀着久远的岁月，如归乡的舟楫般，稳稳地托
起漂泊的思绪，灵魂逐渐褪去奔波的尘埃。

路旁是青砖黛瓦的老民居，风拂枝叶的窸
窣声从耳边掠过，声音越清晰，周遭显得越安
静，仿佛河面上悄悄漾起的波澜，轻轻地划过
岁月的渡口，心里有饱满的充实盈涨在胸口。

街檐一色黛墨，似老街弯弯的蛾眉，蜿蜒
着伸向远方。檐角高高勾起，如同绅士邀请女
孩跳舞时弯曲的手肘，邀一缕清风客抚琴，挽

一抹淡云影共舞。远山溶溶如发髻，高高拢
起，点缀得老街多了一份似蹙非蹙的迷离。快
门对准，咔嚓按下，便是一剪祥和旖旎的好风
光。

路人悠闲地漫步，脚步似缠绕着春天的云
朵，眉宇间舒展出淡雅的青莲，叫人看着心生
欢喜。青石板被雨水洗过，腻着绿苔，透出一
股安静清凉的消息。墙脚的青苔躲藏在阴影
里，像安静的茕茕孑立的诗人，不动声色地记
录着似水流年的故事。脚步放得很轻，生怕踩
疼他们的影子，惊扰他们的沉默。

午后的阳光从瓦檐上铺泻而下，把老街濯
洗得清澈。树影在青砖黛瓦间勾勒一笔笔悠
闲，清风牵动蔷薇花影谱写一首安眠曲，有婴
孩在妇女的怀抱中眼皮沉沉地睡去。

微光中，卖糖人的老爷爷在街边站立成一
张泛黄的老照片——米白圆领长袖衫，褪色的

蓝夹克，起球的黑裤子，身侧是盖着暗黄苫布
的担子，桌上插着棕黄色玉兔，还有骏马奔
腾、肥猪拱门、顽猴吃桃......他的神情安静又
专注。

摊子边围了一圈路人，亦是神色专注地观
看，仿佛周遭世界隐退，人们一时也忘了生活
琐碎。一块块饴糖在老人手中重获生命，花鸟
鱼虫炯炯有神，云龙凤虎栩栩如生。老人把对
生命的理解和祝福都揉进了蜜糖里，吹捏成活
灵活现的动物百态，他用自己的作品和信仰坚
守着古老的技艺。我久久伫立在摊前，任由一
阵阵惊叹和感动将我淹没。

隔壁的老奶奶坐在两副担子中间，拈着粗
大的针线，佝偻着肩背缝制布鞋。她的脸庞，
一半是阳光，一半是树影，皱纹里盛满慈祥的
耐心，仿佛藏族寺庙里终年摇动转经筒的僧
人，针线是她的信仰，布鞋是她的经书，曾经

的苦难、生活的忧烦都随着针线的起落而逐渐
弥散。老奶奶在穿针引线中静成一樽菩萨，守
候云散月明，净瓶花开。看着老奶奶安静的神
色，我身体的某根弦亦被轻轻触动，动人的弦
音充斥着心房，久久不散。

“卖糖葫芦，卖糖葫芦咯”——满面胡子
的中年大叔在叫卖糖葫芦，声音粗犷沙哑，仿
佛历经沧桑，骨子里却隐约有着随性和淡然。
也许，在老街待久了，也会沾染几分深厚的从
容。

老街，是一坛历久弥醇的佳酿，在快节奏
城市里，仍然保存着古老岁月的淳朴滋味，于
浅淡的微风中，熏染出一记记透明清醇的光
阴。酒香拂过我的眉眼，入驻我的心尖，饮醉
我的灵魂，我愿在老街酝酿的时光里，邂逅一
场场清甜的缘分。

（作者系广东省佛山市文学爱好者）

老街印象

《湖鸥掠影》 汤青 摄

○孔祥秋

一垄晨曦
一垄暮色
一垄一垄

漫过四季的土地

娘的咳嗽声依然清晰
呛红的泪眼

遥望着每个节日的路口
那风中的白发

是丝丝缕缕的牵念

那条羊肠小路啊
直达我血液的源头

近了是水
远了是酒

不一样的滋味
却一样让我

醉得热泪横流
（作者系山东省昌邑市文学爱好者）

炊 烟

○王晓阳

在故乡的路口
睡着一条溪流

小溪很清
拓印着蓝天白云

和谁的鬼脸

小溪很浅
只能够没到膝盖

却滋养着两岸的稻田

小溪很柔
轻吟浅唱着人生四季

送走了日月 炊烟和稻香

孩子们在小溪的怀抱里
捉鱼捉虾捉蛙鸣
洗手洗脸打水仗

把夏天拔节了一寸又一寸

（作者系湖南省耒阳市文学爱好者）

小溪流


